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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五运六气在中医学中的价值

乐潜山，张其成*

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，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，100029

［摘要］ 五运六气出现在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的运气七篇中，但历来对它的价值有很多争论。先被认为是
中医学的源头、基础与核心，后成为玄学、封建迷信与糟粕的代名词，近年来又得以被重新认识，这个观点
的转变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。梳理相关文献认为，运气学说是中医整体观的依据，是中医辨证施治思想的渊
源，对预测疾病、养生保健、制定诊疗方法具有一定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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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气学说最早萌芽于战国末期，《吕氏春秋·
十二纪》有客运的源头，而西汉初期成书的 《淮
南子·天文训》有主运与客运的基础［1］139。《黄帝
内经》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，五运六气理论，
即是后人所指的 《黄帝内经》后面的运气七篇，
即《天元纪大论篇》《五运行大论篇》《六微旨大
论篇》《气交变大论篇》 《五常政大论篇》 《六元
正纪大论篇》 《至真要大论篇》。因 《黄帝内经·
素问》的第七卷亡佚已久，唐代王冰据其先师张
公秘本而补入的七篇统称为运气七篇，是 《黄帝
内经》中最为神奇玄奥的部分。有的学者认为，
这七篇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 《阴阳大论》的一部
分。无论其出处如何，不可否认的是，运气七篇至
今仍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。其实五运六气理论不
仅存在于王冰补充的 《素问》运气七篇中，还出
现在其他篇章如《四气调神大论篇》《阴阳应象大
论篇》《六节藏象论篇》，以及 《灵枢》的 《九宫
八风》《岁露论》。有学者［1］149 － 153认为， “五运六
气历”的基础与 《九宫八风图》不尽相同，主要
在于不是直接与八卦八节相联系，而是与八节的三

倍即二十四节气联系起来。五运六气继承了 《周
易》的阴阳五行八卦思维与古代天文学的概念尤
其是北极星，北斗七星，二十四节气，二十八星宿

和《周髀算经》的七衡六间图等［2］。
五运六气理论的形成历史悠久，可以追溯到六

千年以前，是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

的学说［3］。当时因为游牧业和农耕业生产的需要，
很多人研究天文历法，正如明代顾炎武所言: “三
代以上，人人皆知天文”［4］。运气学说就是在汲取
了古代天文气象学的知识后才逐渐形成的。
五运六气即运气学说，是中医学的源头、基础

与核心，原因为先有天地自然后有人类，而中医学

作为具有整体观的自然疗法医学，首先必须了解宇

宙的自然变化规律。五运六气中天文历法的知识就
是讲宇宙的自然变化规律对整个人类生命的影响，

其在《黄帝内经》甚至整个中医学历史上的地位
都很重要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篇》言: “不知年
之所加，气之盛衰，虚实之所起，不可以为工

矣”，可见历史上的中医大家无一不是在精通五运
六气的基础上有所成就的，如东汉张仲景以三阳三

阴六气立论而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开辟了临床医学
之先河;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因为认识到
“易教体乎五行八卦，儒教存乎三纲五常，医家本
乎五运六气”［5］，而创立了寒凉学派; 张子和谓
“不读五运六气，检遍方书无济”［6］，而著 《儒门
事亲》，创立了汗、吐、下三法攻邪学说; 朱震亨
则言: “穷究 《素问》之旨，洞察运气之机”“疾
病之生，不胜其众，要其所属，不出乎五运六气而

已”“医道有一言可以尽其要者，运气也”而创立
了养阴学派［7］; 李杲从张洁古运气之学而独领脾

胃学说之精髓。迄及明清时期的温病学家汪机、吴
又可、薛生白、叶天士、吴鞠通、王孟英等，也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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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因为对五运六气的研究，而补充了温热病学的诊

断、辨证与论治理论，使中医学发生了飞跃性发
展。清代医家高士宗亦言: “五运六气，实乃医学
之本源，神农本之而著药性，轩岐本之而著 《内
经》，仲景本之而著《伤寒》《金匮》”［8］。
随着西医逐渐传入中国，中国人也开始逐渐接

触西方医学并且跟原有的中医学进行了相关的比

较。1914 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，在此前，孙中
山即批评中医，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陈独秀、胡适
等也都批评中医不科学。1917 年，余云岫写成
《灵素商兑》一书，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
奠基著作，尤其是其将五运六气看成是玄学、封建
迷信与糟粕等。
那么五运六气到底有存在价值吗? 我们认为，

五运六气是中医学的源头、基础与核心，论据有以
下 6 点。

1 运气学说是中医宇宙整体观念的依据

运气学说最强调的是宇宙整体观，即太极一元

的观点。 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篇》引 《太始天元
册》云: “太虚廖廓，肇基化元。万物资始，五运
终天。布气真灵，总统坤元。九星悬朗，七曜周
旋。曰阴曰阳，曰柔曰刚。幽显既位，寒暑弛张。
生生化化，品物咸章”。这段经文指出，宇宙万物
是一个有机的整体，虽然包括了有形的众多万象，

但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而且都是由太极

一元之气的气化运动而化生的。老子曰: “道生
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; 《易经》曰:
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
卦”; 张景岳曰: “万物之气皆天地，合之而为一
天地，天地之气即五物，散之而为万天地”［9］，从
不同角度阐述了太极一元观的思想。在 “七篇大
论”各篇中，则特别强调了自然与人的统一性，
如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篇》曰: “帝曰: 寒、暑、
燥、湿、风、火，在人合之奈何? 其于万物，何以
生化? 岐伯曰: 东方生风，风生木，木生酸，酸生

肝，肝生筋，筋生心，……南方生热，热生火，火
生苦，苦生心，心生血，血生脾，……中央生湿，
湿生土，土生甘，甘生脾，脾生肉，肉生肺，……
西方生燥，燥生金，金生辛，辛生肺，肺生皮毛，

皮毛生肾，……北方生寒，寒生水，水生咸，咸生
肾，肾生骨髓，髓生肝”。这段经文不仅说明了人
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，而且还说明了人体

自身的整体性，为中医学的整体观开辟了理论先河。
《黄帝内经》其他章节也多蕴含有天人相应思

想，如《灵枢·邪客》云: “天有日月，人有两
目; 地有九州，人有九窍; 天有风雨，人有喜怒;

天有雷电，人有音声; 天有四时，人有四肢; 天有

五音，人有五脏; 天有六律，人有六腑”。所谓
“天人合一”，效法天道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人道，
如《素问·举痛论篇》曰: “余闻善言天者，必有
验于人; 善言古者，必有合于今; 善言人者，必有

厌于己。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，所谓明也”。
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篇》亦言: “位天者，天文也。
位地者，地理也。通于人气之变化者，人事也。故
太过者先天，不及者后天，所谓治化而人应之也。”
因此，学习天文、地理与人事可被认为是学好

中医的不二法门，即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篇》曰:
“夫道者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
长久”，可见五运六气理论对人体疾病的预测、治
疗均有一定的指导意义。

2 运气学说是中医辨证施治思想的渊源

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篇》有 “气有多少，形有
盛衰”之辨; 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篇》有 “临观八
极，考建五常”之察; 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篇》有
“愿闻天道六节盛衰何也”及 “愿闻地理之应六气
位何如”之问; 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篇》有 “五运
更始，上应天期，阴阳往复，寒暑迎随，真邪相

薄，内外分离，六经波荡，五气倾移，太过不及，

专胜兼并，愿言其始，而有常名，可得闻乎”之
考; 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篇》有 “太虚寥廓，五运
回薄，盛衰不同，损益相从，愿闻平气，何如而

名，何如而纪也”之核; 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
篇》有 “五运之化，或从五 ( 五字应为 “天”
字) 气，或逆天气，或从天气而逆地气，或从地

气而逆天气，或相得，或不相得”之征; 《素问·
至真要大论篇》有 “六气分治，司天地者，其至
何如”和 “上合昭昭，下合冥冥，奈何”之询。
而运有大运、主运、客运和太过、不及、平运之
异，气有主气与客气的司天、在泉、右四间气之
别，病有虚、实、寒、热、表、里之辨，治有补、
泻、温、清、汗、吐、和之用，“七篇大论”每一
篇，几乎都能看见 “辨证”二字的存在，可见运
气学说是中医辨证施治思想的渊源所在。

3 大司天的建立揭示了历代名家用药寒温之理

历代的中医流派很多，有认为是中医思想的自

身矛盾，也有认为其体现了中医思想的丰富与魅

力。实际上各个流派的存在很可能是因为环境时空
的不同而出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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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汪机《运气易览》［10］对运气理论进行了系
统论述，认为运气理论适用于百千万年之间而不应

当仅限于一年一时、甚或六十年的变化，此为其后
大司天理论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清代陆懋修 《世补斋医书》［11］作 “六气大司

天”专论，明确 “大司天”之名。他排列了自黄
帝八年至同治三年的干支纪年序列，依六气先后之

序，标明大司天各时段所主之气，在 《六气大司
天上篇》《六气大司天下篇》中，详细论述了张仲
景、金元四大家、张介宾等医家所在的大司天之运
气，并强调 “古人用寒、用温各随其所值大司天
为治”，完善了“六气大司天”之说。

4 根据运气状态进行调养可达到养生延年的效果

中医学的诊疗理念之一是养生延年，其远大目

标是让天下人共达寿域，即 “与万物沉浮于生长
之门”，所以五运六气学说首先是应用于人类的养
生延年方面。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养生
馆、养生会所，还有些养生讲堂等，但因为大部分
都还只是停留在技术层面，而不遵守五运六气的自

然规律，所以严格来说还不符合 《黄帝内经》的
养生之道。中医所讲的养生，必须是在运气学说理
论的指导下，按照运气规律，根据个人具体情况去

进行养生，如 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篇》中所讲
的春夏秋冬四季养生，就是在运气理论指导下进行

的，因此，养生应该遵守五运六气，了解先天体质，

了解病情的变化趋势，这样才能做好未病先防。

5 运气学说对流行性传染病的预测具有重大意义

运气学说在对流行性、传染性疾病的预测方面
有着重大的意义，历史及经验证明了运用运气学说

预测流行性传染病发生与结束时间是十分准确

的［12］。如根据顾植山等按照 《素问遗篇·刺法论
篇》 ( 注: 此篇疑是伪作，可能是元朝刘温舒所
作) 中 “假令庚辰刚柔失守，……三年变大疫”
和《素问遗篇·本病论篇》 ( 注: 此篇疑是伪作，
可能是元朝刘温舒所作) 中 “假令庚辰阳年太
过，……虽交得庚辰年也，阳明犹尚治天，……火
胜热化，水复寒刑，此乙庚失守，其后三年化成金

疫，速至壬午，徐至癸未，金疫至也”，对 2003 年
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( SAＲS) 与运气关系的分析
及对 SAＲS发展趋势的预测等研究，即很清楚地说
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。SAＲS 于 2002 年 11 月出
现，此所谓 “速至壬午”，于 2003 年在北方地区
大规模流行，此所谓 “徐至癸未”。再从 《素问·
六元正纪大论篇》之 “太阴司天之政，……二之

气，其病温疠大行，远近咸若”和清代余霖 《疫
疹一得》［13］“癸未岁自二月春分节起，至四月立夏
终止”来看，2003 年正好是癸未年太阴司天，“二
之气”是 3 月 21 到 5 月 21，这一阶段正是 SAＲS
大规模流行时期，至 5 月 6 日立夏那天，报告
SAＲS病例已明显回落，至 5 月 21 日 “二之气”
结束时，SAＲS已基本消失或基本得到控制。

6 运气学说提出了相关疾病的诊断、治则、治法

中医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诊断与治病疗伤，济

民于疾厄之中，运气学说对此有专门论述。掌握了
运气学说，即可以帮助医者诊断疾病发生的原因、
疾病所在的部位，以及疾病的虚实寒热阴阳表里等

性质，从而为治疗疾病提供有力的依据和信息。如
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篇》曰: “岁木太过，风气流
行，脾土受邪。民病飧泻食减，体重烦怨，肠鸣腹
支满。上应岁星。甚则忽忽善怒，眩冒癫疾，化气
不政，生气独治，云雾飞动，草木不宁，甚而摇

落，反胁痛而吐甚，冲阳绝者死不治”，即提示医
生，木运太过的年份，肝气太盛，容易横逆克脾，

首先发病的是脾胃系统，脾胃消化功能障碍，易见

的病证是肠鸣和完谷不化的泄泻，食欲减退，肢体

沉重，乏力懒动，心情烦闷，胸腹憋胀。同时还会
发生肝脏自身的实质性病变，如患者情绪急躁善

怒，肝火上旺，头目眩晕，甚至昏厥仆倒，类似于

西医之高血压病及高血压危象。继而又会发生子气
来复，肝脏受克而发生肝脏虚性病变，可见胁肋疼

痛、呃逆、呕吐等。在治疗方面，《素问·气交变
大论篇》指出: “夫五运之政，犹权衡也，高者抑
之，下者举之，化者应之，变者复之”; 《素问·
六元正纪大论篇》曰: “木郁达之，火郁发之，土
郁夺之，金郁泻之，水郁折之”。 《素问·至真要
大论篇》又提出了相关的治疗原则 “诸气在泉，
风淫于内，治以辛凉，佐以苦，以甘缓之，以辛散

之; 热淫于内，治以咸寒，佐以甘苦，以酸收之，

以苦发之，……司天之气，风淫所胜，平以辛凉，
佐以甘苦，以甘缓之，以酸泻之; 热淫所胜，平以

咸寒，佐以甘苦，以酸收之……”; 又曰: “必先岁
气，无伐天和”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，以平为期”
“有者求之，无者求之，盛者责之，虚者责之，必
先五脏，疏其血气，令其调达，而致和平”，努力
恢复自身自然的和谐状态。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，
运气学说不仅研究天文、地理、人事的各个层面，
而且还着力研究了人类种种疾病的病因、病机，尤
其是人体疾病与运气变化之间的关系和对各种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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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治疗原则与方法［14］。
张介宾《类经·运气类》曰: “读运气者，当

知天道有是理，不当曰理必如此是也，……自余有
知以来，常以五六之义，逐气推演，则彼此盈虚，

十应七八。”［15］所以对于运气学说的运用要灵活机
动，张从正所言: “病如不是当年气，看与何年气
运同”［16］，即为此意。

7 小结

五运六气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学

说，它不仅仅是医学，还有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历法
学、气象学、生物学、农学、哲学等自然科学及社
会科学多方面的知识。五运六气对人类有巨大的贡
献，是中医学的源头、基础与核心。五运六气是宇
宙自然规律的象数化，通过天文历法、阴阳天干地
支的相生相克来推算天地对人类生命的影响。五运
六气是天地时空在人体生命上留下的烙印，形成天

人相应的基本概念，所以了解五运六气即宇宙环境

的大循环即可了解人体内小循环，并且可以通过了

解身体的体质，预测未来病情的发展变化趋势，即

疾病的转归与预后，这样可以做好 “未病先防”
或者进行恰当的诊断与治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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汗，头面尤甚，伴有乏力倦怠、口干苦等湿热内蕴
之症，是为脾虚不能运化，以致津液代谢失常，蕴

结中焦，蒸迫津液汗出，故治疗以清利湿热为主。
藿香、佩兰芳香醒脾，以助运化，知母、黄柏清中
下焦之热，苍术、薏苡仁、车前子健脾利湿; 土茯
苓、蚕沙合用，既能清热泻浊，亦能降低血尿酸水
平［9］，为病证结合之药; 以仙鹤草补虚敛汗，标

本兼治，中焦得运，则热清湿去而汗自止。复诊时
诸症均减，且体重下降，血糖控制良好，故以前方

加连翘、荷叶合用，升脾清，清郁热，在辨证论治
的同时亦需控制生活方式，使血糖恢复平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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